
老屋的八仙桌上总摆着个广口

玻璃瓶，里面养着奶奶掐的月月红。

花枝斜逸出来，在泛黄的桌布上洇出

水痕，倒像是谁打翻了一瓶紫药水。

我的铁皮文具盒就挨着花瓶，盖子早

锈得合不拢，露出半截秃头铅笔和用

报纸裹着的水彩笔。

那是同桌小梅送的生辰礼。十

二色水彩装在铝皮筒里，轻轻一摇就

哗啦啦响，笔帽上印着褪色的卡通图

案。奶奶怕我把新衣裳蹭脏，从樟木

箱底翻出父亲的旧工装，拿缝纫机改

成了罩衫。“颜料贵哩，当年画年画的

匠人来村里，洋红要拿鸡蛋换的。”她

总这么念叨，却由着我把罩衫袖口染

成七彩的调色盘。

阳光最稠的午后，我常趴在葡萄

架下写生。紫云英顺着篱笆漫到井

台边，蝴蝶翅膀扑簌簌掠过凤仙花

丛。水彩在作业本上化开时，连蝌蚪

文似的铅笔字都成了浮萍。有回画

到忘形，把晾在竹竿上的被单当画

布，泼出半幅晚霞。奶奶举着竹拍子

追了我三条田埂，最后还是用蓝靛草

把那块染成了靛青色。

后来在古镇旅游区见过那种水

彩笔。青石板路两侧的铺子都在卖，

塑料笔筒印着“江南忆”字样，拆开却

是刺鼻的化工味。我立在挂满油纸

伞的檐下试色，赭石像掺了石灰，藤

黄又淡得洇不开。店主殷勤推荐新

款马克笔，说现在小孩子都玩这个。

檐角铜铃被秋风撞得叮当响，几片梧

桐叶飘进门前溪流，载着游人丢弃的

试色卡打了个旋。

前些天逛花鸟市场，正遇上卸

货。三轮车上摞着成捆的芦苇，细碎

绒毛在阳光里浮沉。卖文房四宝的摊

主支着老花镜修钢笔，忽然从柜台底

下摸出个铁盒：“你要找这个？”十二色

水彩笔齐整地躺着，铝皮筒磨出了包

浆。我拈起一支对着光看，笔帽里还

沾着干涸的颜料，像是凝固的彩虹糖。

回家翻出当年的画本，霉斑已经

把向日葵啃成了斑点狗。泛黄的纸

页上还留着稚嫩的涂鸦：穿罩衫的小

人追着蝴蝶，篱笆外探出月季花的脑

袋。翻到背面竟是半幅年画拓印，朱

红的鲤鱼在霉斑间游动，鳞片上还沾

着不知哪年溅落的紫罗兰颜料。忽

然明白，那些鲜活的颜色从未褪去，

它们只是悄悄藏进了时光的皱褶里，

等着某个湿润的清晨，在某个不经意

的笔触下重新绽放。

窗台多肉植物的影子斜斜爬在

纸上，恍惚又是葡萄架漏下的光斑。

笔尖触到纸面的刹那，蝴蝶翅膀的磷

粉、凤仙花的汁液、井水里的云絮忽

然都活过来，在晨雾般化开的水痕里

轻轻颤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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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岛作
品

天涯诗海

崖州之西，背靠排长

山，湖畔村落，因一面清

澈如镜的湖水而得村名。

初夏的阳光，发出

盛情的邀请。一条幽深

的古巷，带我走进仰望

已久的镜湖古村。

村里的古宅，从明

末清初走来，红砖灰瓦，

屋脊飞檐翘角。历经风

雨，依然鲜活灵动，诉说

着光阴的故事。

在清代吉氏举人的

故居伫立、凝思，祖辈们

热心乡村教化、修建学宫

和书院的善举，在时光的

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

芒，润泽后人的心田。

此刻，我深情地捧

起文苑乡贤的诗作《镜湖

诗抄》细细品读，字里行

间，诗情涌动。一抹抹浓

浓的乡愁，扑面而来，在

心间长久地萦绕……

不远处，村里的芬

芳书院，不时传来乡亲

们吟唱的崖州民歌和孩

子们琅琅的读书声。

镜湖之畔，古村新

韵。岁月沧桑，记忆丰

盈。一缕文脉之风穿越

时空，我虔诚地告慰祖

辈们，今天的镜湖村皆

如你们所愿。

玫瑰葱莲

独守阳台一角，在

初夏的晓风中，舒展美

丽的身姿，仿佛在轻诉

光阴的故事。

深绿之间，掩藏不住

粉红色的笑靥。一束怜

爱的目光，深情地凝视。

你的模样，像玫瑰，

也像雪莲花，把热情和

圣洁汇集于一身。

此刻，一颗驿动的

心，与初升的太阳一起，

对你万般宠爱。

镜
湖
古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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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珏

□□ 叶艳霞

立夏，风开始有了温度

立夏悄然而至，天地间换了模样。

先前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如今

却不同了。东南风穿过新绿的树梢，

掠过湿润的泥土，便带了暖意。这暖

意不甚浓烈，却也分明可感。人们走

在街上，不再裹紧衣领，反倒可以微

微仰起脸来，让这风拂过面颊。

风里夹着些气味。泥土的芬芳，

青草的清新，远处炊烟的温暖，这些

气味交织在一处，便成了立夏的气

息。老农蹲在田埂上，捧一把土，细

细端详，眼角便有了笑意——这土，

已经暖了。

人们将厚重的衣物收起，换上了

轻薄的衣衫。小贩们的叫卖声也欢

快了许多，在暖风中传得更远。孩子

们在巷子里嬉戏，笑声在空气中回

荡，显得格外清脆。

树上的叶子已经长齐。先前的

嫩芽，如今都舒展成了完整的叶片。

阳光透过叶隙，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

子。这些影子随着风的吹拂轻轻摇

曳，恰似水面的涟漪。树下常有老人

闲坐，他们眯着眼，看这些跳动的光

点，一看就是好一会儿。

河水也暖了。岸边的芦苇抽出

新芽，水中的鱼儿游得欢畅。偶尔有

孩童向水中掷石子，激起一圈圈水

纹，鱼儿便灵巧地游开。

田间的景象格外动人。农人们

的身影与绿油油的麦田融为一体。

麦苗已经长得很高，风过时，便掀起

层层绿浪。这绿是鲜活的，是充满生

机的。看着这样的长势，任谁心里都

会生出希望来。

市场上的时令蔬菜琳琅满目。

新摘的菠菜带着晨露，韭菜捆得整整

齐齐，小葱的根须上还沾着新鲜的泥

土。主妇们精心挑选着，篮子里渐渐

装满了各色时鲜。

学堂里的孩子们也活泼起来。

他们的目光不时飘向窗外那棵开满

花的树，直到老师的教鞭轻轻点醒他

们的思绪。

风一日暖过一日，让人心里也舒

展开来。这暖，不是燥热的，而是像

春日里晒过的棉被，温暖而舒适。人

们知道，这风里藏着季节的絮语——

它告诉我们，生命就该这样，在四季

轮回中，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就像那

田里的麦苗，经过春日的生长，才能

在夏日的暖风里，结出饱满的果实。

□□ 汪兆兵

雨天种田遇险记

干农活的人，有时下雨天也停不

下来。就拿拔秧种田来说，趁着雨天

干活是再好不过了。连着下了几天

雨，河里水位上升，山涧水源充足，便

于灌溉。

在我们这个山坞里，小河两边是

又陡又高的山，雨天极易发生泥石流

和塌陷。好在村民们对当地地形相

当熟悉，若涨了水不能过河，村民们

便翻山越岭走远路找有桥的地方回

家，他们深谙河流的“习性”，从不轻

易涉水。但是有一次，我和二十来位

村民冒险过河的往事，至今回想起来

仍心有余悸。

那次是去三十余里外的岳父家

帮忙种田。我和妻子吃了午饭挑着

一担秧苗，从东南方向的大路边蹚水

过河，到西北方向的一个名叫罗塘的

田畈里种田。

大约下午五点左右，我和妻子种

田收工，挑着空畚箕来到河边时，却

傻眼了：来时那清澈的刚没过膝盖的

河水，眼前却不仅浑浊，而且快涨到

齐腰深了。河水中还夹杂着不少从

上游齐坑源冲下来的垃圾。

怎么过河呢？正在犹豫时，河边

的田埂上聚集了差不多二十来个种

田人。突然涨上来的河水，让大家都

看傻了眼。后来有人提议趁水还不是

特别深，手拉着手，赶紧一起过河。这

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于是，这

些原本并不熟悉的人把农具一扔，手

拉着手齐心协力向对岸走去。

可是，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

易。领头的鲁富贵到达河中心的急

流处时，因为水的浮力太大，双脚站

立不稳，所有人都跟着摇晃起来，胆

小的人直接惊得叫出了声。

河对岸站了不少得讯后赶来

的村民们，见此情景，也紧张得大喊

起来。

紧急关头，正好一辆货车路过。

驾驶员是我们村里的王长发。他一

看情况，赶快从车上拿出一捆又粗又

长的麻绳，将绳的一头系在路边的大

树干上，将另一头用力甩向河中，同

时喊道：“快抓住！快抓住！”

鲁富贵眼疾手快地抓住麻绳，然

后快速地将手中余绳传递给后面的

人。大家一个个死命地抓住了这根

救命绳。最后，站在岸上的人都来帮

忙拉绳，我们也顺利地上了岸。

水彩渍痕

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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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笔下，无论

是其间的一片叶，一根

草，一株树，一条河流，

一潭池水，甚至一颦一

笑、一言一语、一招一

式，常常撒落一片温馨

恬静，让我一往情深。

“山丹丹开花花又落，一年又一

年……”山丹丹记得自己的岁数，多

开一朵花就是多添一岁；树增一圈

年轮，贝壳又多一道生长线。草木

年华，人生世月，寸心皆知。

“枸杞头到处都有。枸杞头是

春天的野菜。”平常人自有平常人的

幸福和希望。“这家怎么会想起在门

头上种一丛枸杞？”“槐花盛开，槐花

又落了。”惹得一些寻常人家无由地

失落和感喟。就是这平平常常的两

三句话，汪曾祺立马写出了一个寻

常人家的感情世界和生存天地。

真正是，无端地喜欢“人间草

木”四个字。在现当代作家中，我想

汪曾祺与我是靠得最近的一位。当

然，这并不是我与他有什么零距离

的亲密接触，或者个人的偏私，是他

的作品让我感到那样的亲切，与寻

常百姓家又是那般的熟谙，那些花

鸟虫鱼，草木叶月，四季蔬果，四方

食物，猪啊狗啊……尽是带着人间

的情味，扑面而来，字里行间总是氤

氲着一股人间烟火味，草木精神在。

说到汪曾祺，不能不说到他的

父亲汪菊生。正是他这个绝顶聪明

的父亲，给了他太多。父亲会画画，

会刻章，能弹琵琶，拉得一手好胡

琴，竹箫管笛，更是无一不通。还擅

做风筝，做西瓜灯，养蟋蟀，看戏，唱

曲……从小，父亲带着他高高兴兴

地“玩”，多年父子成兄弟。这样，小

小的汪曾祺，就有十八般武艺上身，

终日里，吹拉弹唱，不歇片刻。有

时，甚至还到田野里疯上一回，在一

地金黄的油菜花里打滚。

上学了，汪曾祺走在放学回家

的路上，也是那样好奇和贪玩。看

见那卖牛肉高粱酒的，卖卤豆腐干

的，卖五香花生米的、芝麻灌香糖

的，卖豆腐脑的，卖煮荸荠的，还有

卖河鲜、卖紫皮鲜菱角和新剥鸡头

米的……他就久久地不肯离去，把

那一街的色、香、味，嗅进肚里头，再

在脑海里回味大半天。路过银匠

店，他走进去看老银匠在模子上敲

打半天；路过画匠店，他歪着脑袋看

他们画“家神菩萨”或玻璃油画福禄

寿三星；路过竹厂，看竹匠把竹子一

头劈成几岔，在火上烤弯，做成一张

一张草筢子……

后来，他在《戴车匠》中，便是这

般生动描绘，美丽如画：戴车匠踩动

踏板，执料就刀，镟刀轻轻地呻吟

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

草，如韭菜叶，如蕃瓜瓤，有白的、浅

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上，

落在戴车匠的脚上，很好看。

很好看，很好玩，很有趣。世界，

在他的眼里总是这样的新奇和有趣；

人呢，一个个立在大地上，也是这般

的平凡而有味。于是，汪曾祺就很喜

欢写人。写“小明子牵牛，小英子踩

水车；小英子的爸爸种田捕鱼，妈妈

喂猪绣花……”；写一个小锡匠的爱

情故事；写“李小龙的黄昏”；《熟藕》

里的刘小红和卖藕的王老汉，《珠子

灯》里的孙小姐；还有那《故里三陈》，

那《钓人的孩子》，《辜家豆腐店的女

儿》中的女儿，《黄开榜的一家》中的

一家人……甚至包括改编古代故事

中的人物——蛐蛐、瑞云、陆判、螺蛳

姑娘……他总是“感觉到周围生活生

意盎然”，他自然而然地“用充满温情

的眼睛看人”，“去发掘普通人身上的

美和诗意”。

当然，也写“为团长的老婆接

生，反挨背后一枪而送命的陈小

手”；“有既是水果贩子又是鉴赏家，

死后和画合葬的叶三”；《兽医》里写

了一位身怀绝技，外号叫做“姚六

针”的兽医姚有多和寡妇顺子妈面

对的一场喜事抑或丧事；《露水》中

的一对露水夫妻的寒凉；还有那不

绝如缕忧伤的《天鹅》曲……这样的

人物和故事，更是让人唏嘘不已。

秦少游有诗：“菰蒲深处疑无地，

忽有人家笑语声。”家长里短，汪曾祺

信手拈来，皆成故事和画卷。家常小

菜，汪先生写得津津有味，色香味俱

全。故乡的食物和野菜，五味萝卜，

四方食事，手把羊肉，寻常茶话，令人

口舌生津，食指大动。人间草木，处

处有情；花鸟虫鱼，个个生动。该独

放时独放，热烈时热烈，安静时安静，

自由自在，安闲自若，自得其乐。就

像汪曾祺，这个在胡同口闲庭信步的

慈眉善目的老头儿，亲切，家常，真

实，温暖。须知，这个平和老头儿跳

动着的始终是一颗温热的心。

我读汪曾祺的作品，读到九月

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

静、幸福，而慵懒”，就是在他奉命画

出的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里。他

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

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于是

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热腾腾

的，香喷喷的，吃掉。大多数时候，

他置身清丽澄明的小溪边，观鱼游

虾戏，听流水潺潺，悠悠地哼唱着小

曲……他的笔下，无论是其间的一

片叶，一根草，一株树，一条河流，一

潭池水，甚至一颦一笑、一言一语、

一招一式，常常撒落一片温馨恬静，

让我一往情深。我总觉得，有无边

无际的阳光温暖着我，无边无际的

温暖包围着我，十分美好。

汪曾祺多写童年、故乡，写凡人

小事，想必他是发现了自己身边的

“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

本分，美在质朴，美在心灵。许是原

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

术”，方能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

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他

也记乡情民俗，谈花鸟虫鱼。他爱

好书画，乐谈饮食、茶话和医道，他

记菜谱，谈掌故，写“野史”，对戏剧

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的钻研。大家

知道，久演不衰的样板戏《沙家浜》，

就是他写的经典唱词。

汪曾祺的本性中既有深深的草

木根，也有较深的文人气。他在给

《戏联选萃》一书所作的序中，颇欣赏

贵阳江南会馆戏台前的一副对联：

“花深深，柳阴阴，听隔院声歌，且凉

凉去；月浅浅，风翦翦，数高楼更鼓，

好缓缓归。”四十年后，他还是不忘昆

明的雨天，曾写了一首诗送给朱德

熙：“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

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

沉。”装裱好，挂在墙上。斯人已去，

湿甸甸中的香气，触手可及。

人兴则草木兴，水长若日月

长。有一个读者在读过我的乡村散

文后，曾作如是感叹：这些隐在乡村

杂木中的佳木和花朵，被作者轻轻

地举过头顶，向所有热爱生活的人

们展示美丽。生活一词，在这里很

淡很诗意，淡到若有若无，浅到清纯

见底。作者的笔落在乡间，乡间不

开花也难呀！我当然知道，于我是

愧领了，说汪老则是吻合了。

汪曾祺为文从艺，向来随心所

欲，随遇而安，随随便便。他向青年

作者谈起文学来，也是拉家常一般，

冲淡，平和，风趣。他说：“我所追求

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还说，无

技巧便是最大的技巧，无结构便是

最好的结构。他尤其向往苏轼的

“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与

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

然，姿态横生”。他也特别看重语

言，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叶

流转，一枝摇，百叶摇。语言像水，

是不能切割的”。他的语言是干净

的，干净到不能增一字，亦不能减一

字。他的语言更是有音乐节奏的，

抑扬顿挫，如歌行板。

汪曾祺就是这样，一边写着素

淡文章，一边喝着浓浓的烈酒。这

种状态，旁人往往是无法体会的，我

却深知个中三昧。“巴根草，绿茵茵，

唱个唱，把狗听。”“牵牛花短命。早

晨沾露才开，午时即已萎谢。秋葵

也命薄。瓣淡黄，白心，心外有紫

晕。风吹薄瓣，楚楚可怜。”悠悠人

间草木情，道尽世间沧桑。浓淡两

相宜，愈浓时愈淡。有道是：墨愈淡

处偏成浓，色到真时欲化云。正是

这样，有人评论汪曾祺的小说：“初

读似水，再读似酒”。

他的最后一篇遗稿，是为未完

成的《旅食集》写的题记。他在这篇

题记的末尾中写道：“活着多好呀。

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

得：活着多好呀！”是的，活着是高高

的山，是长长的水，是开不败的花

朵，是盛长的草木，是纯净的阳光，

是清新的空气，是天上的白云，是地

上的泥土，是和谐的世界。

这时，我倏忽想起他的《葡萄月

令》里的一段话：“一月，下大雪。/
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

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

的窖里”。

世界无声，天地皆白，葡萄睡在

铺着白雪的窖里……

（外一首）

■■ 田林夕

荷塘夏语

夏日踏着晨露而来，

微雨后，新荷初绽。

绿波叠翠，层层铺展，

沉静地，清新地，

将整个池塘温柔占据。

荷叶依偎着荷叶，

一圈复一圈，

亲密如水中连理的绿云，

彼此守护，根脉相连。

粉蕊白瓣，

在晨风里轻曳，

似水袖翻飞，

低语着夏日的私密。

那亭亭的茎，

将浊泥深埋水底，

独擎一束清姿，

向蓝天舒展心意。

朝露在瓣尖流转，

颤动着澄明的光晕，

如午夜星辉的凝驻，

澄明而温润。

锦鲤穿行碧影间，

尾鳍描出银弧，

恍若儿时的歌谣，

随水纹轻轻荡漾。

斜阳抚过荷塘，

金线织就的轻纱缓缓垂落，

时光在此，

洇开成水墨的痕迹。

荷塘之夏，

是一幅无声的画，

留白处藏着风声、鸟语，

也藏着心底最柔软的宁静。

雨入人间

夏雨，悄然落下，

无声地浸润——

檐角、青石，幽深的巷弄。

雨丝垂落于空，

仿佛谁在指间轻弹一串悬垂

的绿珠，

随风斜织，

在窗前点点滴滴，

如一首不知疲倦的小夜曲。

一滴，恋着玻璃窗，

缓缓滑落，

勾勒清凉的痕，

映着淡灰天色。

湿润的气息，

漫过田野与屋舍，

唤醒了遥远的茉莉香，

也惊起了葡萄藤下睡意蒙眬

的童年。

蛙声混杂着雨声，

在无边的寂静里碰撞，

每一声跳跃，

都是大地深处的呼吸——

把青绿和生命，

一遍遍低声诉说。

你闭上眼，指尖有凉，

心也随着雨声，

变得柔软而熨帖，

像被雨水洗过的叶，

脉络都舒展。

雨过之后，瓦当滴水，

一切洗净，

那些久违的笑意，

就隐在雨后的光里，

悄悄绽放。

四季回音

时光荏苒

光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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